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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亮了

叛叛叛 徒徒徒
(接上一期）
1947年3月，中共在撤离上海

前，要地下党员黄亦新来到上海。
黄亦新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黄埔
四期毕业，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由
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与国民党高级
军政人员建立了联系。上海局建
立后，中共领导通过黄亦新将这些
上层策反关系转给了上海局。上
海局派花文忠接上关系，由他对黄
亦新直接领导，进行国民党上层军
官的策反工作，为海军起义作好准
备。

“广州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
的巡洋舰，武器装备先进，军官都
由英国培训回国，是长江防线上的

“流动炮台”，对解放军渡江构成很
大威胁。解放后才清楚，“广州号”
上有多条线索在酝酿起义，但由于
当时均为秘密联系，起义前互相并
不知道。由陈红梅直接联系的是
一些海军下级军官，他们都有反内
战情绪并在议论起义。“宁波号”的
下级军官王义就是其中一个，他的
弟弟王刚则是金陵大学学生、地下
党员。南京市委获得此信息后，陈
红梅派王刚与其兄王义联系，了解
情况并布置工作。她自己三次到
上海约王义见面，商定了十点计
划，后来因为“广州号”停泊在上海
吴淞口，陈红梅将这个策反关系转
给上海局策反委直接领导，改由另
一位地下党的同志与王义等起义
军官联系。1949年2月25日“广州
号”从吴淞口起义北上，600多名官
兵在邓舰长的支持下将军舰开到
烟台解放区。“广州号”起义的影响
极大，以后又陆续带动了“江浦
号”、“江防号”等的起义。

南京江边，拱卫着南京江防大
门的，就属一左一右的燕子矶和笆
斗山。据传，燕子矶是玉帝的一只
大斗鸡变的。有一天，大斗鸡溜出
了天宫，来到了江东头，看到江里
的船上白花花的大米，为了不让人
看见它，变成一只石头堆。还扇翅

膀，把整船的大米翻进了江里，为
自己饱食了一顿。它一直呆在这
里，数不清的粮船可倒了霉。后
来，这堆石头终于被玉皇大帝发现
了，为了让这只大斗鸡跟天兵们回
到玉帝身边，玉帝派太白金星装了
一笆斗的米，堆在东边的乌龙山
头，江上忽然狂风巨浪大作，原来
是大斗鸡吃了这袋大米，太白金星
又惊又气，一脚踢翻了笆斗反卡在
江滩上，反扣的笆斗就变成了今天
的笆斗山。而守卫在南京芭斗山
的，正是海防第二舰队林司令，他
的麾下拥有几十条舰艇和炮舰，担
负着从安庆到江阴的江面防守。
林司令也早对海军内派系斗争和
腐败不满。抗战胜利前后在重庆
期间，周恩来曾请黄亦新以“张子
涵”名字与他见面，并约定今后如
有张子涵的人与他联系，就代表周
恩来党中央派来的。

1949年4月前，林司令的舰队
里已有来自解放区和解放军派来
的人员做策反工作，但决定起义的
时机，是黄亦新奉命来南京决定
的，他以张子涵的名义，向林司令
正式下达了起义命令，并要他在起
义后，用张瀚的名字作为联络方
法，找到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的首
长。4月 21日党中央发出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22日长江要塞江阴炮
台起义，23日南京狮子山炮台起
义。这一天，林司令也率第二舰队
二十五艘舰艇和官兵在芭斗山起
义，其余舰艇溃退到长江口。至
此，封锁南京江面的主要炮火和军
力全线瘫痪。整个长江江面上，便
失去了武力抵抗的能力，解放军三
野三十五军乘势迅速渡江，于23日
晚解放了南京。当陈红梅确知解
放军已进入浦口时，立即通知已经
掌握在地下党手中的南京原中央
广播电台，首先向全世界宣布了南
京解放的消息。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
大江。南京就这样解放了，重新回
到了人民的怀抱。但许多像父亲
那样的烈士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
富，莫过于，那铮铮铁骨的一身凛
然正气。他短暂的一生，如同一个
来去匆匆的过客，却在我心里留下
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刻骨铭心的记
忆！

我至今记得，那个最令全家上
下痛心疾首的一天。在听完陈红
梅阿姨的叙述后，是项叔叔，首先
以军人的风度缓缓站起，且摘下军
帽面容肃穆地说：“我代表军管会，

对于周先生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
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也
对周夫人及全家表示衷心地慰
问。我们正通过国民党逃跑时未
及处理的有关材料，尽力追查缉捕
出卖周家义先生的叛徒，一定为牺
牲的同志们报仇雪恨。”大姐闻言，

“哇”地放声恸哭起来。刘妈和我、
秉辰也随之跟着大哭起来。我恨
得甚至忍不住脱口而出：“我也要
为爸爸报仇！”过了许久，屋里的人
才由恸哭变成啜泣。

母亲强忍着痛苦，为了止住抽
泣，连整个身子都在微微颤抖，且
将手按压住隐隐作痛的心口。大
姐见状，只能收住还在眼眶里打转
的泪水，从房间里面拿来硝酸甘
油，让母亲服下。我则在心里默默
劝着母亲：妈，你切不可因悲怆欲
绝，搞坏了自己的身体！请相信
我，一定会不忘爸爸的教诲，有机
会一定为爸爸报仇雪恨！

然而，母亲却突染停止了啜
泣，用平静地语气说道：“我相信组
织上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尽快抓
捕和处决出卖家义等革命同志的
叛徒；我相信家义他总有一天会
……会回到这个家里来的，即使等
到阴历除夕，我都会为他准备一双
碗筷，一个酒盅。我绝不是不愿意
面对现实，不是要多此一举，而是，
因为走的时候，我们就有约定，等
到解放，我们一家就团圆了！我
想，从今往后，他依旧时时刻刻与
我们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家
义的……后来找到了吗？”

“只知道当时与他一起牺牲的
同志有十几个，但遗体都被草草埋
了。”项同志回答说，“在雨花台牺
牲的同志，其实很少能找到遗体，
但从民盟那里，我们得到了他的一
些遗物，且为他先建了简易的坟
茔，还立了碑！”说到这里，他的声
音已经哽咽，以至于说不下去。

听了项同志的诉说，母亲反倒
更加平静下来，用了谅解地口气
说：“我相信你们已经想了许多办
法，尽了最大的努力！”

“国家已经在筹划建造烈士陵
园，让后人永远铭记像周伯伯那样
的，为了新中国诞生而牺牲的许多
先烈。烈士陵园一旦建好之后，我
们会请老大姐前去祭奠！”说完，项
同志和军管会的人，以及王志文就
准备告辞了。这时，汽车司机抬来
了两袋大米和两袋面粉，一小桶豆
油。还说，明天再运点煤来。母亲
感觉很疲惫，除了致谢，没有再说
更多的客气话。刚刚降临我们家

的，那种因为解放而带来的欢乐，
就这样，因为爸爸牺牲的消息，被
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然，因为是烈属，周家也成
为了靠公家的抚恤金过日子的家
庭。不仅大姐、我、秉辰弟弟，都可
享受读书全免费的待遇，连夏天的
单衣和冬天的棉衣都按时发给。
尤其是冬天深蓝色的棉列宁装，再
配上护耳棉帽，是即神气又时髦，
常惹得月牙湖的邻里都羡慕不
已。刘妈便常说，还是解放好，先
生没了，照样有衣穿有饭吃。毛主
席恩重如山呢！

周秉悅想办法弄来了一张，毛
主席头戴八角帽的半身像。母亲
便叫刘妈进城买了一个精制的像
框，配上亮亮的玻璃，将毛主席像
挂在客厅中央。时刻让毛主席用
仁爱而气派地目光看着大家。大
家便觉得脸上都增添了一层光
彩。秉辰甚至常常把母亲滕椅子
上的坐垫拿来，要给毛主席像行叩
拜礼。刘妈嘻皮笑脸道：“你小子
心不诚，小心后面长出尾巴来。
快！洗澡换衣服，这才几天没换的
衣裳，就脏得像抹布了。换干净了
再拜不迟！”这是她对几个小孩管
理的最高权限，在这个权限内，她
的权威甚至超过母亲，但是，几个
孩子还就都服她管。

宁杭公路两旁林子里的军官
临时用帐蓬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几排芦席搭的大草棚子，这是解
放以后南京城边上最初的兵营。
当兵的每天清晨出操跑步，下午练
队列、刺杀、投弹和射击，引得小孩
都去看热闹。且跟着当兵的一道，
喊得震天响。甚至用树枝和竹杆
扛在肩上，当枪来操练。连阿燕、
兰兰这些小女娃也掺合进来捣乱，
搅得当兵的操练不下去。闹得领
操的陈连长直叹气摇头，叉着腰踱
过来和他们这帮小孩商量：“能不
能光看不动作，或者是散操后再哄
闹？”没想到，这帮小家伙，答应是
答应了，却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
他们每人扛一次真枪，保证不搂扳
机。娃娃们已经明白，一搂扳机，
子弹就能从前面飞出来伤人。

轮到秉辰、阿燕他们扛枪了。
秉辰竟劝阿燕别扛，并哄她说，说
不定子弹会从枪屁股后面飞出，打
中你的头，那就了兮了。阿燕答应
后，反而塞给秉辰一支香芝麻糕。
秉辰掰了一半自己吃，另一半还给
阿燕。力力就说秉辰：“吃了糖又
泡了妞，没出息到家了！”

我便护着弟弟说：“吃不到葡

萄说葡萄酸，没出息的是你力力！”
我扛了枪，心里为爸爸报仇的

欲念急速膨胀，又同力力商量，问
他：“想不想早做大人？”力力用小
猴眼眨巴眨巴问：“是啥意思？”

我便告诉他：“早做大人的办
法就是当兵吃粮，可以成天打枪
玩，抓坏人，家里还成光荣家属。”
力力马上跟我勾小姆指说：“好，当
兵去，不去是小狗。”

中午，当兵的正在开饭，此时
我的肚中也已饥肠辘辘。那饭菜
的香气扑面而来，令我甚至感觉，
从没闻过如此这般香的饭菜。陈
连长蹲在草棚前吃得正香。见我
和力力远远地瞄着他，便喊我们过
去。问我们吃过中饭没有，我没作
声。力力却说，过一刻回家吃。陈
连长二话没说，叫当兵的给我们盛
来饭菜。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里
外里饱餐了一顿后，还扭扭怩怩地
不肯走。陈连长左问右问。我便
说：“陈连长，我和力力要当兵，行
吗？”

“要当兵？嗐！不行不行，还
没枪高呢！”

“你们不是收娃娃兵吗？我也
要消灭反动派，为我爸报仇！”我勇
敢地说。

“谁说收娃娃兵？再说以前是
战争年代，现在不收兵啦。不过看
你人小志气大，我保证，我们部队
一定为你爸爸报仇！”

我和力力觉得挺扫兴。结果，
陈连长送了我们四颗子弹壳。黄
亮亮的，能当哨子吹。

晚上临睡觉前，大姐发现二颗
子弹壳，厉声问我是哪里弄来的？
且训斥我不要玩这些东西，说不定
会爆炸，我把事情原委告诉了她，
大姐一下子听愣了神，揑住子弹
壳，瞧了半天不说话，然后就突然
地搂住我，失声痛哭起来，还喃喃
地说：“过些时候上雨花台……看
看爸爸的坟！”

“爸爸为啥不埋在月牙湖？”我
哭着说：“爸爸喜欢开满紫云英的
四方城！”

“爸爸是烈士……雨花台的红
石头是烈士的血染红的！”

“长大了，我发誓要抓叛徒，杀
反动派，为爸爸报仇！”

大姐只顾哭她的，母亲和刘妈
赶过来，劝了好一阵才止住了她的
哭泣。在我的印象中，姐姐从来没
有这样痛哭过。我慌慌张张地藏
好了子弹壳没被母亲发现，但刘妈
却责问我为啥惹姐姐生气？我便
只能硬扛着不吭声。

烈士陵园烈士陵园烈士陵园
自此之后，大姐与我两姐弟之

间，反而相处的更加融洽，她们也
更爱护弟弟秉辰，有空三个人总是
一起出去玩。虽然大姐督促两个
弟弟念书作功课不像以前那样凶
了，但我、秉辰两兄弟反而更用功
了。每当伟伟、力力、兰兰、阿贻、阿
燕来玩，大姐也像亲姐似地疼爱大
家，且尤其喜欢阿燕，常买兰花豆、
葵花子给她吃。

显然，王志文和昭信表姐已经
成了新政府里的骨干力量，在这百
废待兴的时期，自然是忙得焦头烂
额。除了偶尔来周家转转，传达一
些新政府的新做法之外，他们几乎
到了以机关为“家”，以家为“旅馆”
的地步。

那个第一次到周家来看望的
军人项叔叔，后来又来过一次，他好
像是军管会里面一个不大不小的负
责人。解放初期不兴叫官，称官为
负责人或干部，官方叫公家。事实

上军管会里的官与兵，我只能从年
龄上或军装上大致分得出，年龄大
的是官，反之则是兵，四个口袋的是
官，二个口袋的则是兵。至于刚成
立的各级政府里的干部，几乎清一
色的穿蓝和银灰色的制服。连男女
都难分清。所以李清泉戏称共产党
的干部都是一个庙堂里出来的菩
萨。袋袋里厢挖不出一只大洋来。
除了闹革命，打倒反动派。老婆不
知到哪里去娶？儿子生下来不知吃
点啥？所以他说，难怪国民党要失
败，共产党原来都是一些不食人间
烟火的神仙。

自从项叔叔说过要修建烈士
陵园之后，母亲没有再向公家去提
此事。她认为凡是共产党人承诺的
事，必定是和家义一样的，说到做
到。她的原话是，即然人家主动提
出修建烈士陵园，必定言而有信，只
要拭目以待即可。

过了三个多月不见动静。母
亲便有点急，托王志文捎信给项同

志，能不能在重新入殓时见一见父
亲的遗物。回答是可以！不久，项
同志在王志文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
周家。声称烈士陵园快建好了，请
母亲放心。母亲说：“项同志的心真
细。没想到做事这般体贴入微。”

在此之前，秉乾大哥也已托人
往家里捎来了口信。他告诉母亲，
他在浙江山区参加剿匪，工作和战
斗任务非常繁忙，一旦任务完成他
就探亲回家。母亲亲笔写信，让带
话的人转交给他，信中说：父亲长眠
处的烈士陵园快修好了，要他必须
回来看看。那年月，浙东山区尚无
法通信，连捎口信来亦颇为困难，用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形容
其珍贵，也决不为过。所以，母亲直
到从来人处得到大哥的消息，方确
认儿子秉乾尚活着，且还继续着丈
夫未尽的事业，战斗在消灭反动派
的战场上。一方面，她感到安心；另
一方面，她又多了一个心病，那就是
盼着儿子秉乾平安归来！因为她知

道子弹不长眼睛，不论好人坏人，打
仗就会死人。她不想刚得到丈夫牺
牲的消息，自己的儿子又有个三长
两短。所以，母亲的这个心病，被大
姐定义为“望子平安症”，只要隔一
月听不到儿子秉乾的消息，就会焦
急万分，心口绞痛加剧。

50年的国庆节来临之际，周家
终于接到了正式通知：革命烈士周
家义的墓，已经正式迁入刚修建好
的“雨花台烈士陵园”。

秋高气爽时节，南京城草木繁
盛，桂花飘香。下午放学后，三角草
地，自然成了孩子们的欢乐世界。
我、秉辰等一邦小伙伴，总要去那里
踢皮球。大家把书包在青草地上堆
成二摞，便是球门。我们这些小学
生，解放后都入了少先队，每人都有
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一队球员红领
巾系在领口不变；另一队则将红领
巾缠在左臂上，算是区分对阵的两
支球队的标志。大家也没啥规矩，
一窝蜂地喊着、踢着、推着、搡着、还

使着绊儿，什么小孩的无赖动作都
耍。可是大家都玩得非常尽兴。

正踢得欢。当我快冲到“球门”
前时，忽然瞥见大姐立在草地边上
看着我们踢球。她的身旁还站着一
个英俊的军人。我只觉心头猛地一
颤，定眼一瞧，原来是秉乾大哥。天
空、草地、树林和河湾顿时变得鲜亮
起来。又像是久旱逢甘霖的秧苗，
一下子迎来了一场久违的春雨。我
高兴地一蹦三尺高。

“秉坤！”大哥在呼唤，显然也看
见了我。我回转身大喊：“弟弟，秉
辰，大哥回来了！”那周秉辰听见招
呼，也朝大哥奔去。

跑到跟前，我才发现，大哥那张
原来白净的脸，已然晒成了古铜色，
鼻翼以下的胡茬部分还泛着铁青的
颜色。如果乍一看，真还有点认不出
来了。加上他穿着一袭土黄色的军
装，身上散发出浓烈的烟草味，我便
想，大哥这两年在外面闯荡，一定是
风餐露宿、饱经风霜的。(未完待续）


